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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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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２０１４ 年夏季以来，该组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灵活的策略和阿富汗复杂

的局势，采取渐进路线，先后经历酝酿、高速发展和僵持三个发展阶段。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轨迹与其发展的整体态势紧密相关，同时

又受制于阿富汗国内外各方的打击、复杂的本地政治生态和激进意识形态

的“水土不服”等因素。 目前，尽管该组织仍威胁阿富汗的安全和发展，但

其扩张已得到有效遏制。 未来“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存在和发展将

兼具长期性和反复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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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计划重点学科“大国与中东关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伊斯兰国”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极端组织，其兴起不仅冲击的中东民族国

家格局，还对中东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伊斯兰国”宣布

在阿富汗建立“呼罗珊省”，谋求在阿富汗进行扩张，由此成为其重要的发展目标。
国际反恐力量收复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之后，“伊斯兰国”组织内部重组加

快，阿富汗在该组织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导致当地暴力事件呈加剧态

势。 “伊斯兰国”组织已成为威胁阿富汗安全和稳定的“顽疾”，但客观而言，该组织

仍难以发展成为危及政府或替代塔利班的主导性力量。

一、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阶段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外部输入性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采取渐进式

扩张路线。 该组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２ 月是酝酿期；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是急速扩张期，以该组织发言人阿德纳尼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宣布建

立“呼罗珊省”①为标志；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今是重组期，以“哈里发之音”电台被摧毁为

标志。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受制于自身规模

和实力，仍处于酝酿状态。 这一时期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吸引阿富汗本地极端组

织、招募极端分子、散发宣传品和进行网络传播。 首先，在巴格达迪宣称自己是“伊
斯兰国” 哈里发一周后的 ７ 月初，阿卜杜·卡希尔·呼罗珊尼 （Ａｂｄｕｌ Ｑａｈｉｒ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和阿卜杜·穆斯林·多斯特（Ａｂｄｕ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ｏｓｔ），两名阿富汗萨拉菲派

学者宣誓效忠巴格达迪。② ９ 月，“伊斯兰国”组织任命多斯特③为“埃米尔”。 多斯

特等重要人物的加入，在沟通当地极端组织和部落、壮大组织力量、提高影响力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巴格达迪宣布“建国”前，鉴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

扩张态势，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部分成员就开始叛离并转投当时仍是“基地”组织

伊拉克分支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 其次，阿富汗东部、南部各省以及包括首都

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在内的大城市出现鼓动效忠巴格达迪的各类宣传。 例如，２０１４

·９８·

①

②

③

呼罗珊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古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其范围包括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土
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地。 “伊斯兰国”组织宣称的“呼罗珊省”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亚五国，伊
朗东部等。

Ｂｏｒｈａｎ Ｏｓｍａ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ｌｋ：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ｏｒｇ ／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ｉｎ⁃ｃｈａｌｋ⁃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多斯特曾是塔利班库尔纳省的指挥官，塔利班著名的极端主义理论家，发表了有关伊斯兰教法、伊斯

兰教育等著述。 多斯特长期滞留在阿巴边境地区，负责为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的“伊斯兰国”招募武装分子，对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早期发展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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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 月，该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散发宣传册，在白沙瓦周边的阿富汗难

民营散发名为《胜利》的小册子。① １０ 月，喀布尔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出现“伊斯兰国

万岁”的字样。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

汗的落地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组织和力量。 阿富汗学者博尔汉·奥斯曼也认为，
在 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组织只得到少量年轻极端分子的支持，它的存在更多地是在

媒体而非战场上，阿富汗也不是易于外来“圣战”分子生存的舞台。②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年初，“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逐步形成了稳定

的据点和比较完整的组织框架，一度对阿富汗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进入 ２０１５ 年，“伊斯兰国”通过其阿富汗分支成员造成的威胁迅速上升，“呼罗珊省”
的影响力迅速增长。③ １ 月初，部分从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和巴基斯坦

塔利班（Ｔｅｈｒｉｋ⁃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以下简称“巴塔”）中叛逃的指挥官宣布建立效忠

“伊斯兰国”组织的“行省”。 “伊斯兰国”组织随即承认并接受其效忠，紧接着又任

命哈菲兹·赛义德汗（Ｈａｆｉｚ Ｓａｅｅｄ Ｋｈａｎ）为“埃米尔”，阿卜杜·拉乌夫·哈迪姆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ｕｆ Ｋｈａｄｉｍ）为“副埃米尔”，两人分别在东部的库尔纳省、楠格哈尔省和西

部的赫尔曼德省、法拉赫省招募成员。 ２０１５ 年底，该组织在楠格哈尔省建立的据点

持续扩大，并在阿富汗全国 ３４ 个省份中的 ２５ 个省加大成员招募。④ “伊斯兰国”组
织还在舆论和军事行动上加大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攻击力度，除抢夺地盘和招

募投诚者外，还建立训练营地。 为恐吓民众和部落臣服，该组织将与塔利班或政府

合作的人称为“变节者”，并发布童子军斩首塔利班间谍的视频。 该组织还发动大量

恐袭，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贾拉拉巴德市喀布尔银行自杀式爆炸案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巴基

斯坦驻贾拉拉巴德领事馆自杀爆炸案等。 北约和美国驻阿富汗军队的原总司令约

翰·坎贝尔认为，“‘伊斯兰国’的战略是要打入贾拉拉巴德市，扩张至库纳尔省全境

并最终完成对整个呼罗珊地区的控制”⑤。 宣布建立“呼罗珊省”和在阿富汗扩大势

力范围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扩张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阿富汗在其“哈里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ｈｍａｄ Ｓｈａｈ Ｇｈａｎｉｚａｄａ， “ ＩＳ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Ｂｏｏｋｌｅｔｓ ｏｎ Ｐａｋ⁃Ａｆｇｈ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ｈａａｍａ． 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ｂｏｏｋｌｅｔｓ⁃ｏｎ⁃ｐａｋ⁃ａｆｇｈａｎ⁃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８５７４，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Ｂｏｒｈａｎ Ｏｓｍａ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ｌｋ：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Ａｂｄｕｌ Ｂａｓｉ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Ｊａｎｕｒ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 ４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ｓｉ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ＣＴＴ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ｐｄｆ，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

Ｒｏｓｓ Ｌｏｇａｎ， “ ＩＳＩ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ｎ Ｌｕｒｅ 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ｅ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ｍｐｓ，” Ｍｉｒｒｏ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 ｉｓ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ｅｓ⁃ｗａｒ⁃
ｔａｌｉｂ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６９５８９８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Ｇｏｒｄｏｎ， “ ＩＳ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ｉｔｔｌｅ Ｎｅｓｔ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Ｕ．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Ｗａｒ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９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ｓｈ⁃ｃａｒｔｅｒ．
ｈｔｍｌ？＿ｒ＝ 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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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版图”东部“疆域”中的地位日渐突出。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今，“伊斯兰国”组织在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的竞争

中受到挤压，同时受到阿富汗政府军、北约和美国联军的打击，其发展受限，进入僵

持期。 纵观 ２０１６ 年的发展情况，该组织渐渐陷入失地、失声、组织受损等境地，组织

实力和影响力在与各方的反复博弈中始终未能恢复到 ２０１５ 年鼎盛时期。
首先， ２０１６ 年初，经历近半年拉锯战的“伊斯兰国”组织丢失了三分之二的控制

区，仅在阿富汗东部诸省保有据点，尤其集中在楠格哈尔省的阿钦、纳兹彦、辛瓦尔

等地。 进入 ２０１６ 年夏季，“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东部和北部 ９ 省的活动已经非常有

限，其发展重回此前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情报收集的发展状况。①

其次，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哈里发之音”②电台在楠格哈尔省的阿钦地区被摧毁，
这有效削弱了该组织的宣传能力，标志着其生存态势全面恶化。 阿富汗落后的基础

设施和复杂的地形导致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媒体覆盖范围小、信号不稳定。 相比

之下，电台具有机动性强、隐蔽性高、成本低等优点。 因此，该电台成为契合阿富汗

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最有效的宣传和招募工具。 据报道，用来招募士兵的该调频

电台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经历 ４ 次无人机轰炸，电台、网络中心等目标被击毁，包括 ５ 名电

台操作者在内的 ２１ 名成员被击毙。③

最后，“呼罗珊省”的高级领导伤亡惨重。 北约和美国联军以“扑克牌模式”清除

“伊斯兰国”组织高层领导，赛义德汗等三位高级领导无一幸免，重创了“伊斯兰国”
组织的领导能力（见表 １）。

表 １　 “伊斯兰国”组织呼罗珊行省高级领导死亡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领导人 职务 被联军击毙时间

阿卜杜·拉乌夫·哈迪姆（Ａｂｄｕｌ Ｒａｕｆ Ｋｈａｄｉｍ） 副埃米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沙希杜拉·沙希德（Ｓｈａｈｉｄｕｌｌａｈ Ｓｈａｈｉｄ） 发言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哈菲兹·赛义德汗（Ｈａｆｉｚ Ｓａｅｅｄ Ｋｈａｎ） 埃米尔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阿卜杜·哈希卜·里兹万（Ａｂｄｕｌ Ｈａｓｅｅｂ Ｒｉｚｗａｎ） 埃米尔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阿卜杜·拉赫曼·卡里卜（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Ｇｈａｌｅｂ） 埃米尔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９·

①

②

③

Ｃａｓ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ｅｎ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ｌ ／ ０ｄｃ０ｆ５６ｆ⁃
９４ｃｆ⁃４２８ｅ⁃９９８ｅ⁃５ｃ５２ｂｆ３ａ４８４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哈里发之音”电台用普什图语、阿拉伯语和达里语进行播音，每天晚 ７ 点至 ９ 点播报，主要进行反政

府、反塔利班和伊斯兰教义的宣传，招募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
“Ａｉｒ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Ｈｉ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ｄｉｏ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Ｂ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３５４７１４３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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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导人 职务 被联军击毙时间

卡里·希克玛图拉（Ｑａｒｉ Ｈｅｋ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北方总指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艾布·萨阿德·埃尔哈比（Ａｂｕ Ｓａａｄ Ｅｒｈａｂｉ） 埃米尔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希塔卜·埃米尔（Ｋｈｅｔａｂ Ｅｍｉｒ） 军事指挥官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进入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后，“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再度反弹。 第一，这是

中东反恐规模加大和成效日益显著的结果。 伴随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反恐斗争的

推进，在全球发动恐袭成为“伊斯兰国”彰显实力和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该组织前

发言人阿德纳尼明令各“行省”或分支加大恐袭力度，巴格达迪也号召武装分子在从

菲律宾到摩洛哥的广大区域里自主行动，以便转移注意力，分散压力。 ２０１８ 年以来，
“伊斯兰国”组织将阿富汗视为重新部署力量的主要选择之一，并寄予厚望。 在阿富

汗，“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进行宗派主义煽动、打击塔利班、与美国和阿富汗政

府在喀布尔作战三个方面。①

第二，２０１８ 年年中以来，溃散至阿富汗的武装分子数量有所增加。 这些人具有

很强的国际性，部分是早年前往欧洲定居的阿富汗难民及其后裔，部分来自周边国

家。 “伊斯兰国”组织将重新安置外籍战士、分散隐藏和向外疏解作为应对势力范围

缩小的主要策略。 考虑到返回原籍国难度大、危险性高，阿富汗成为仅次于利比亚

的最佳选择。 外来武装分子成为“呼罗珊省”的新骨干，负责军事训练、恐袭策划等

事务，其作战技巧和斗争手法有效提升了在阿“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力。
第三，“伊斯兰国”组织主动利用阿富汗国内形势，创造生存空间。 阿富汗第一

副总统杜斯塔姆因卷入朱兹詹省省长艾哈迈德·艾什奇刺杀案而遭软禁。 作为传

统割据力量，他领导的民兵武装未与“伊斯兰国”组织发生正面冲突，各方认为这是

他有意采取放任态度，凸显其在地区稳定和反恐行动中的价值以实现政治脱困。 此

外，“伊斯兰国”组织还利用阿政府军及每月联军进入冬季重组和修整期，难以组织

打击的机会，加速自身的发展。
因此，“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在西北部诸省建立新的立足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该组

织在朱兹詹省和塞普尔勒省胁迫民众拆迁和迁徙来建立据点，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夺取

朱兹詹省达亚卜地区的控制权。 同年，宣誓效忠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

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简称“乌伊运”）的 ６５０ 多名外籍武装分子及其

·２９·

①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ｓｓａｎ， “ ＩＳＩＳ Ｈａｓ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ｕｐ Ｉｔ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ｉｓｉｓ⁃
ｈａｓ⁃ｓｔｅｐｐｅｄ⁃ｕｐ⁃ｉｔ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ｉｎ⁃ｙｅｍｅｎ⁃ｅｇｙｐｔ⁃ａｎ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ｈｅ⁃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ｗｏｒｒｉｅｄ⁃１．７３３２３９，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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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进入朱兹詹省、塞普尔勒省和法利亚布省。 １１ 月，朱兹詹省的官员和居民称，来
自法国、车臣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籍武装分子在当地招募武装分

子，训练儿童自杀炸弹袭击者。① “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引起了各方警惕。
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规模的估计存在分歧。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

所估计该组织成员和支持者数量达 ７，０００ ～ ８，５００ 人，美国国防部的估计是 １，０００ ～
３，５００ 人。② 据俄罗斯总参谋部的评估，阿富汗大约有 １０，０００ 名“伊斯兰国”组织的

支持者，其中 ３５００ 人是有组织的武装人员，其余是同情该组织的“圣战”分子。③ 据

阿富汗安全官员和当地居民估算，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 １２ 月该组织成员人数为 ３，７５０ ～
４，０００人，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降至 ２５００ 人。④ 依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公布的美国《２０１７ 年恐怖主

义国别报告》，“呼罗珊省”武装人员数量在 １，５００ ～ ３，０００ 之间。⑤ 在组织成员来源

问题上，各方的判断也存在较大差异。 不少阿富汗官员和媒体采取阴谋论立场，强
调中东籍战士的数量和威胁，认为他们是被有意放行以便搅乱阿富汗和中亚局势。
外国学者多认为其成员以本地人为主，外来人员多是阿巴两国极端分子的跨境往返

流动，阿富汗“有意夸大‘伊斯兰国’的存在迫使华盛顿保持在阿驻军，或者以此谴责

巴基斯坦对阿内政的干预”⑥。
在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一边寻机壮大力量，一边以发动恐袭宣誓存在。 什

叶派、政府、安全力量是该组织主要的袭击对象，近年来受袭目标包括最高法院、萨
达尔·汗军队医疗中心、伊拉克驻阿大使馆、什叶派清真寺、电视台等。 ２０１８ 年，“伊
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楠格哈尔、古尔、乌鲁兹甘、朱兹詹、卢格尔和库纳尔省都建

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⑦ 同年该组织认领的恐袭近 ５０ 起，其中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

的恐袭最密集。 近 ５ 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已实现生存长期化和恐袭常态

化，成为威胁阿富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ａｆａｒｅｌｌａ， Ｃａｉｔｌｉｎ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ｂｉｎ， “ ＩＳＩＳ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ｉｓｉｓ⁃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Ｌａｕｒｅｎ ＭｃＮａ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ｉ．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ｒｅａｔ⁃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廖成梅、王彩霞：《“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渗透：现状、原因与影响》，载《东南亚南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１ 页。

Ｃａｓ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２０１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ｐ． ３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ｊ ／ ｃｔ ／ ｒｌｓ ／ ｃｒｔ ／ ２０１７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登录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ＩＳＩ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ｕｎｅ １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５ 日。
ＲＳＩ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ｐ． ３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ｓｉ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ＣＴＴＡ⁃
Ａｎｎｕ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２０１８．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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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生存策略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生存策略表现为“挖墙角”、“建山头”和“强对抗”，
其目标在于“和当地心存不满的武装分子合作以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实力”。① 具体而

言，“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先共存、后对抗”的渐进路线。 所谓“共存”，就是接受本

地极端组织和个人的效忠并进行松散控制和指导，避免发生直接冲突。 “对抗”主要

体现在该组织勾连塔利班、“基地”组织和阿政府进行斗争，对抗的次序和时机选择

依据自身实力和对手实力，具有很强的策略性。
由于力量弱小，“伊斯兰国”组织在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自称是为更大范围的“呼罗珊

省”而战，不与塔利班争夺地区控制权或建立势力范围。 ２０１４ 年夏天至 ２０１５ 年春，
多斯特领导下的“呼罗珊省”把自己扮演为“净化”塔利班的“宗教组织”，其任务主

要集中在非暴力扩张上。② 为避免两面作战，塔利班也不愿意与“伊斯兰国”组织发

生冲突，对其渗透与下属战士的叛离采取容忍态度。
２０１４ 年年底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伊斯兰国”组织首先对塔利班和“基

地”组织发起攻击。 １２ 月，“伊斯兰国”通过在线电子杂志《达比克》指责“基地”组织

和塔利班：“将部落法置于伊斯兰教法之上，不愿攻击什叶派穆斯林，错误承认国际

边界”，还谴责塔利班头目奥马尔“宣传扭曲的伊斯兰观念”。③ 巴格达迪甚至直言

奥马尔是“蠢货”和“没受过教育的军阀”。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

公开宣布相互进行“圣战”。④ ７ 月，《达比克》杂志再次指责奥马尔是“民族主义分

子”和“领土主义分子”，阻碍“伊斯兰国”组织全球目标的实现。 “伊斯兰国”组织还

抢先宣称奥马尔已死，要求塔利班成员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针对“基地”组织，巴
格达迪在叙利亚“支持阵线”的归属、“伊斯兰国”组织势力范围、全球“圣战”策略等

问题上，对扎瓦赫里的命令拒不服从，不但开地区分支违抗组织头目的“先河”，而且

迫使全球“圣战”组织选边站，将全球“圣战”运动从内部协调竞争导向分裂对抗，最
终导致两者断绝关系。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伊斯兰国”组织对阿富汗政府和安全力量采

取回避策略。 阿富汗政府则将该组织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间的对抗视为“两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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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ＳＩ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ｐ． ３５．
Ｃａｓ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ＥＦ％ＢＣ％９Ａ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ＩＳＩ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ＩＳＩ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Ｊｉｈａ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ｈａａｍａ．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ｔａｌｉｂａ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ｊｉｈａ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３２０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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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未对其扩张给予有效打击。 阿富汗情报局局长阿麦鲁拉·萨利赫称“伊斯兰

国”不可能在阿富汗建立稳定据点，认为其奉行的萨拉菲极端意识形态“最多只是心

理战争，引不起国民的共鸣”①。 楠格哈尔省政府武装力量承认塔利班和“伊斯兰

国”分支之间存在冲突，但军方发言人阿塔夫说他们并没有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发动攻击。 阿钦地区行政长官也指出阿富汗军队未与“伊斯兰国”开战。②

进入 ２０１５ 年夏季后，“伊斯兰国”组织开始正面挑战阿富汗政府的权威。 ８ 月 ５
日，“呼罗珊省”发布音频声明，其发言人号召极端分子“挑战傀儡政府”。 这是“伊斯

兰国”第一次直接挑战阿富汗安全力量，并希望借此吸引那些想要继续和政府作战

的塔利班分子。③ 从时间和次序安排上可以看出，“伊斯兰国”组织开启第二战线既

以其力量在阿富汗扩张为基础，同时也和进一步加强与塔利班争夺势力范围、吸引

武装分子归附的现实需要相联系。
“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兴起及扩张是吸引阿富汗各派极端分子投诚、实

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自成立以来，该组织控制地区的面积一度接近英国领土面

积，达 ２１ 万平方公里（约合 ８．１ 万平方英里）。④ 它以复古的方式宣布“建国”，通过

初步兑现建立“哈里发国”的承诺，激励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并因此被

人称为“基地”组织“２．０ 版”。 该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取得的巨大和戏剧性

胜利吸引了对政府和外国军队不满的年轻人。 他们“被这新崛起力量的传奇所吸

引”⑤。 越来越多的塔利班分子，尤其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者被“伊斯兰国”的意识

形态吸引。 因为和老一代相比，年轻人对某一学派意识形态的忠诚并不是那么强

烈。 他们更多地是被该组织提出的所谓的“哈里发国”的观念吸引。⑥ 相比之下，自
阿富汗战争以来，“基地”组织的资金渠道、人员物资补充、组织结构等严重受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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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ｏｍｊｏｎ Ｂｏｂｏｋｕｌｏｖ， “ 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 ｐ．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ｓｉ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ＣＴＴＡ⁃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Ｈａｍｉｄ Ｓｈａｌｉｚｉ， “ Ｉｎ Ｔｕｒｆ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ＳＩＳ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 Ｇａ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ｅｎ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９ ／ Ｉｎ⁃ｔｕｒｆ⁃ｗａｒ⁃ｗｉｔｈ⁃Ａｆｇｈａｎ⁃Ｔａｌｉｂ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ｇａ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Ｈａｎｎａｈ Ｂｙｒｎｅ， Ｊｏｈｎ Ｋｒｚｙｚａｎｉａｋ ａｎｄ Ｑａｓｉｍ Ｋｈ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Ｍｕ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ＳＷ，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ｄｅａｔｈ⁃ｍｕｌｌａｈ⁃ｏｍａｒ⁃ａｎｄ⁃ｒｉｓｅ⁃ｉｓｉ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Ｔｈｅ＋Ｄｅａｔｈ＋ ｏｆ＋Ｍｕ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 ａｎｄ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 ｏｆ ＋ ＩＳＩＳ ＋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Ｆｉｎａｌ＆ｕｔ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Ｍｕｌｌａｈ＋Ｏｍ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ＩＳＩ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 ＝ ｅｍａｉ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Ｗｈｉｃｈ 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Ｂ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２９０５２１４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Ｅｍｍａ Ｇ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ｅａｒｓ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ｙ 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ｍａｙ ／ ０７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ｙｏｕｎｇ⁃ｒｅｃｒｕｉｔｓ⁃ｉｓｉ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ｊｉｈａｄｉ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

Ａｂｄｕｌ Ｂａｓｉ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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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头目扎瓦赫里不得不深藏于阿巴两国的边境山区。 由于实力衰弱导致权威和

影响力下滑，“基地”组织在与“伊斯兰国”组织在围绕全球“圣战”领导权的争夺中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迅速发展还与其灵活的策略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密

切相关。 初期，该组织仍是附属于“基地”组织的地区分支且有意彰显客居者身份，
赢取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核心的认可，有效避免了正面冲突，并将注意力放在极

端教义的宣传和人员发展上。 该组织在人员招募上采取就地取材的方针，以吸引本

地极端组织的投诚者和当地部落民为主。 例如“呼罗珊省”领导人赛义德汗、多斯特

和拉乌夫·哈迪姆分别出自“阿塔”和“巴塔”。 ２０１５ 年之后，该组织在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的力量逐步增强后，转而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尤其是对“基
地”组织的大本营采取对抗路线，而且攻势猛烈。①

“伊斯兰国”组织的另一优势是经济实力。 在占领摩苏尔之前，“伊斯兰国”的资

产至少接近 ８．７５ 亿美元。 该组织收缴了大量美国提供给伊拉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从
伊拉克和叙利亚走私石油每日收入 ２００ 万美元，资产一度逼近 ２０ 亿美元。② 其资金

来源包括石油出口、税收、人质赎金、文物贩卖等，实力雄厚。 在阿富汗，“伊斯兰国”
组织以其雄厚的财力为武装分子提供笔记本电脑、为极端分子家属提供丰厚的慈善

基金，用皮卡汽车代替塔利班提供的摩托车，这一切都使塔利班相形见绌。③ 该组织

每月付给成员的薪水约 ４００ 美元至 ５００ 美元，而塔利班的月平均工资是 ３００ 美元。④

它为其成员提供的丰厚待遇可以达到“一人参军，全家不饿”的效果，其吸引力丝毫

不逊于宗教理念和意识形态。 ２０１５ 年年中以前，“伊斯兰国”在其控制地区不收缴课

税，允许孩子上学，还大量购买物资施惠民众以赢得他们的好感。 因此，除了意识形

态认同或畏惧外，经济动机和需求是不少个人和部落选择加入或支持“伊斯兰国”组
织的重要原因。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还借阿富汗政局混乱、派系斗争、社会失序不断壮大的实

力。 一方面，阿富汗国内各派角力导致政治混乱、政府运作低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阿富

汗“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各方耗时 ７ 个月才在各部部长职位任命的问题上达成协

议，且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两个要职一直空缺。 因此，阿富汗国家失序状

态为该组织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抓住时机，充分利

用塔利班内部的权力斗争谋求自身利益。 该组织不断抹黑塔利班领导人，通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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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 ＩＳＩ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美］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亦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５ 页。
Ｅｍｍａ Ｇ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ｅａｒｓ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Ｍｕｊｉｂ Ｍａｓｈａｌ， “Ａｆｇｈａｎ ＩＳＩ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ｎｒｏａｄｓ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４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ｉｓ⁃ｂｒａｎｃｈ⁃ｍａｋｅｓｉｎｒｏａｄｓ⁃ｉｎ⁃ｂａｔｔ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ａｌｉｂａｎ．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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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广播等方式谴责塔利班的舒拉委员会是在“误导伊斯兰战士”，称“塔利班是巴基

斯坦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和伊朗叛教政权的傀儡”。① 在曼苏尔被选为塔利班

新头目后，“伊斯兰国”组织发表视频声明称塔利班为伊朗的盟友。 “伊斯兰国”组织

还主动参与塔利班内斗，通过加强游说和推动塔利班发生分化。 ２０１５ 年，该组织向

反对曼苏尔的领导人曼苏尔·达杜拉提供军事支援。 在奥马尔去世消息证实后不

久，乌兹曼·加齐的“乌伊运”即正式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② “乌伊运”在查布尔

省和法利亚布省有很强影响力，成员数量达 ５，０００ 人，该组织的效忠对“伊斯兰国”
组织来说意义巨大。 据喀布尔的外交官称，“‘伊斯兰国’已经成为聚集各式各样‘阿
塔’、‘巴塔’、车臣和乌兹别克斯坦极端组织叛离者的大旗和方便去处。”③

三、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发展的制约因素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扩张十分迅速，但其基础并不牢固，阿富汗也很难

成为该组织替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基地。
第一，“伊斯兰国”组织由于战场胜利和雄厚财力而获得的吸引力因中东反恐战

事的稳步推进而渐趋衰退，这同时也削弱了该组织对阿富汗分支发展的支持力度。
至 ２０１６ 年年中，“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域减少了 ４７％，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域

减少了 ２０％，更为重要的是不少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如叙土两国边境的拉马迪、费卢

杰、提克里特等城市，拉卡和摩苏尔之间的交通节点如辛贾尔、霍尔、沙赫达迪都相

继脱离该组织的控制。④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９ 日，时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摩苏尔解放，
历时 ９ 个月的摩苏尔收复战结束。 夺回拉卡的军事行动也和摩苏尔之战同步推进。
１０ 月 １７ 日，拉卡被“叙利亚自由军”收复。 至此，作为“准国家”形态的“伊斯兰国”
基本瓦解，其组织实力受到重创。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深受兵源不足、资金和物资匮乏等问题的困

扰。 ２０１７ 年初，“伊斯兰国”的外国战士招募人数从此前的每月 ２，０００ 人骤降到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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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ｒｗａｉｓ Ａｄｅｅｌ， “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ｈａａｍａ． 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１４５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Ｍｏｓｈｅ Ｍｅｇｇｅｄ，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ＩＭＵ）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Ｓ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ｒｉｅｆ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ｒｉｅｆｓ． ｃｏｍ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ｉｍｕ⁃ｐｌｅｄｇｅ⁃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ｔｏ⁃ｉｓ⁃
ｌｅａｄｅ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９ 日。

Ｒｏｓｓ Ｌｏｇａｎ， “ ＩＳＩ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ｎ Ｌｕｒｅ 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ｅ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ｍｐｓ” ．

Ｂｒｅｔｔ Ｈ． ＭｃＧｕｒｋ，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 ／
ｉｍｏ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 ／ ０６２８１６＿ＭｃＧｕｒｋ＿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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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且逃离的比例持续增加。① 在摩苏尔东城争夺战中，当地政府成功劝服大量

“伊斯兰国”领导和战士，严重打击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士气。② 当时“伊斯兰国”在
伊叙控制区的税收迅速减少，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其加大税收和罚款，实施紧缩的

财政政策。③ 根据反恐研究机构的统计，“伊斯兰国”官方在线信息发布量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的 ７００ 条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的 ２００ 条。④ 该组织发言人阿德纳尼、财政部门负

责人卡杜里等重要领导都在国际反恐力量的军事行动中丧生。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伊斯兰国”组织核心武装人员数量已大幅度减少，其全球吸引力、经
济支援能力与控制力均已减弱。⑤ 来自伊叙两国的现金和黄金支援曾是在阿“伊斯

兰国”组织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 ２０１６ 年以后该组织不得不尝试通过出售当地矿产

资源、获取绑架赎金等手段来弥补资金缺口。
第二， 阿富汗国内政治派系林立，意识形态多元化，使“伊斯兰国”组织的的发展

面临巨大阻力。 塔利班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与阿国内毛拉集团、各地的普什图族部落长

期保持着密切联系。 塔利班认为它所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是阿富汗各部族的唯

一合法代表，坚持“正本清源”的伊斯兰教教义。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本土

意识和民粹主义特征，其目标是在当地实行基于伊斯兰教法的统治。 因此，塔利班

是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力量，而“伊斯兰国”则是萨拉菲定叛主义和

“圣战”主义组织的分支。⑥ “伊斯兰国”组织的宏伟蓝图和“哈里发”观念与塔利班

意识形态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加之数年的武装冲突，双方很难共存。
１９９６ 年，本·拉登将“基地”组织转移到阿富汗。 为加强与塔利班的同盟关系，

本·拉登和奥马尔分别迎娶对方的女儿为妻，又于 ２００１ 年成功刺杀塔利班的老对

手———北方联盟首领马苏德。 多年来，两个极端组织在思想、财政、人员等方面建立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ｎｄｒｅｗ Ｖ． Ｐｅｓｔａｎｏ，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ｔ Ａｆｆｏｒｄ ｔｏ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ｙｍｏｒ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ｐｉ． ｃｏｍ ／ Ｔｏｐ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７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ｔ⁃
ａｆｆｏｒｄ⁃ｔｏ⁃ｒｅｃｒｕｉ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ａｎｙｍｏｒｅ ／ ４５７１４６１７５１９１３ ／ ？ｎｌｌ＝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Ｍｕｈａｎｎａｄ Ａｌ⁃Ｇｈａｚｉ， “ Ｉｒａｑｉ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ｔａｎ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Ｓｔ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ｖｅｒ Ｉ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ｂｕｒｅａｕ⁃ｉｒａｑ⁃ｕｓ⁃ｍｏｓｕｌ．
ｈｔｍｌ？ｕｔｍ ＿ 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ｏｏｍｔｒａｉｎ＆ｕｔｍ ＿ ｍｅｄｉｕｍ ＝ ｍａｎｕａｌ＆ｕｔｍ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２０１７０２２２＆ｂｔ ＿ ｅｅ ＝ ｂ４Ｃｎｏ０ＭＨｕｃＵ５２ ／
４ｙｋ５６４ａ７ＣＹｚ＋ｊＦＫｑＲｊＹｃ６Ｚ２ＤｎＢｃｅＹＧ ／ ｔＴＤｗｂＴＪｋ１４ＧｆＣｏＩＤＬＴｒ＆ｂｔ＿ ｔｓ ＝ １４８７７８７３１７７５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Ｇｒａｅｂｅ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ｓｉｎｇ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ＩＨＳ Ｆｉｎｄ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ｙ ２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ｐｉ．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ｗ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７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ｌｏｓｉｎｇ⁃ｒｅｖｅｎｕｅ⁃ＩＨＳ⁃ｆｉｎｄｓ ／
９１４１４６４３５１６５７ ／ ？ｎｌｌ＝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Ｒｏｈａｎ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ａ，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Ｓ． Ｒａｊａｒａｔｎ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ｓｉｓ． ｅｄｕ． ｓｇ ／ ｒ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ｃｐｖｔｒ ／ ｃｏ１７００７⁃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 ＷＭＰｔｚＪＢＱＮＪｋ，登录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基于本文作者 ２０１６ 年底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平研究所等智库的调研。
Ａｂｄｕｌ Ｂａｓｉ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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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切关系。 阿富汗战争后，遭受重创的“基地”组织不仅顽强生存下来，还成功保

持着与奥马尔、曼苏尔和阿洪扎达三任塔利班领导的联盟关系。 即便在“伊斯兰国”
组织发展势头最猛的时期，“穆尔瓦希德埃米尔国”、“索马里圣战者”组织、“高加索

埃米尔国”三者的公开支持虽不能对“基地”组织的威望起决定性作用，但它们的支

持却是 “支持阵线”、“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基
地”组织分支机构之外的极端组织提供的支持，这证明“基地”组织并没有被击败。①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全球“圣战”组织中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力。
阿富汗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根基牢固，是“伊斯兰国”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

像杜斯塔姆、伊斯梅尔汗、穆罕默德·哈利利、马蒂乌拉汗等均拥有独立武装、经济

来源，并获得所在部落和民族的忠诚。 杜斯塔姆是北方武装“简布什民兵”的头目，
也是乌兹别克族的核心领袖。 他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苏联在入侵阿富汗时期扶植起来

的地方军阀。 苏联撤军后，他领导的乌兹别克族武装长期实际控制阿富汗北方数

省。② 杜斯塔姆一直是北方抗击塔利班的核心人物，“简布什民兵”也是遏制“伊斯

兰国”组织在北部省份扩张的主要力量。 在本地民众看来，与美军主导的军事行动

相比，这些军阀在抵御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时发挥的堡垒作用更为重

要。③ 不仅如此，阿富汗各地领导均是魅力型而非意识形态型领袖，效忠来源是部落

和本民族，具有高度本土化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特点。 例如，杜斯塔姆曾提倡性别

平等，表示愿意考虑民主议程以实现权力合法化。 相比塔利班，这些地方势力更加

难以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
阿富汗复杂的政治生态导致“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严重受阻。 例如，该组织副

埃米尔阿卜杜·拉乌夫在赫尔曼德省遭到当地部落和武装力量的长期抵制。 整个

２０１５ 年，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东部、南部和西部发生激烈冲突。 ６
月，“伊斯兰国”绑架并公开斩首 １０ 名塔利班军事人员，还在西部的法拉省与塔利班

的交战中打死了包括指挥官赛义德·马哈茂德·侯塞尼在内的 １５ 名组织成员。④

从奥马尔去世消息传出到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继任者曼苏尔丧生，塔利班各派相互倾轧，但
武装人员叛逃的现象未明显增加，即便是得到“伊斯兰国”组织协助的曼苏尔·达杜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ａｒｏｎ Ｙ． Ｚｅｌ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ｗａｒ⁃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ｉｓ⁃ａｎｄ⁃ａｌ⁃ｑａｅｄａ⁃ｆｏｒ⁃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ｊｉｈａｄｉｓ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富育红：《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的军阀角色分析》，载《南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９２ 页。
Ｓｕｄａｒｓａ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Ｆｉｇｈｔ： 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ｓ ｖｓ． Ｓｔｒｏｎｇｍ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ｆｏｒｍｅｒ⁃ｗａｒｌｏｒｄｓ⁃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ｎｅ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１２ ／ ７３ｅ０５２ａｅ⁃ｂ０９１⁃１１ｅ４⁃ｂｆ３９⁃５５６０ｆ３９１８ｄ４ｂ＿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ｕｔｍ ＿ ｔｅｒｍ ＝ ． ０２ａｃｄｃｅ１８ｃ３ｂ，登录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ＩＳＩ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Ｋｉｌｌ １０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Ｊｕｎｅ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ｈａａｍａ．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ｋｉｌｌ⁃１０⁃ｔａｌｉｂ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ｉｎ⁃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９４６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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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及其支持者也未宣誓效忠。 事实上，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不同，阿富汗塔利班内斗

并没有导致高级领导叛逃和加入“伊斯兰国”。 唯一的例外就是曾任高级指挥官的

拉乌夫·哈迪姆。①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也未得到控制区内民众的认可。 为了备战，该组织驱逐

当地民众离开家园，再把房屋转给下属成员及家属居住。 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

区，学校被改造成宗教法庭，校内广场变成死刑刑场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地部落长老

称该地“再没有学校和宗教学校，医院也被关闭，孩子们只能捡废纸和继续做文

盲”②。 为此，部落长老带领愤怒的民众前往喀布尔游行，抗议政府对“伊斯兰国”组
织扩张的无所作为。 大部分阿富汗民众不赞同无差别的平民伤亡。③ 阿富汗的部落

主义和血亲复仇观念强烈，“伊斯兰国”组织对部落长老、毛拉和民众的血腥压制导

致其进一步陷入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阿富汗人对外来组织在当

地扩展势力范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对部落规范、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维持本地经

济社会结构的支柱异常珍视。 阿富汗社会以温和的哈乃斐教法学派为主导，而“呼
罗珊省”则严格遵守萨拉菲意识形态。 阿富汗的传统部落社会非常珍视已融入当地

习俗和传统的伊斯兰礼仪，而“呼罗珊省”则将其视为异端并以死刑来惩处。④ 另外，
塔利班遵从的迪欧班德学派同样遭到“伊斯兰国”的打击，并采取强制关闭圣陵和殴

打毛拉等暴力做法。 “伊斯兰国”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社会改造不断激化矛盾、引
发冲突，这也是其力量衰退和难以复兴的重要原因。

第三， “伊斯兰国”组织遭各方力量的持续打击，实力严重受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访问美国国会时就警告外界，“‘伊斯兰国’已构成严

重威胁，该组织向阿富汗西部和南部诸省派出先头部队，寻找当地统治薄弱的地方

（来建立据点）。”⑤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加尼总统强调“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严重威胁人

民，誓言彻底消灭该组织。 ８ 月，阿政府逮捕了“伊斯兰国”在朱兹詹省的“影子省

长”毛拉巴兹·穆罕默德，当时他正从楠格哈尔前往朱兹詹加强招募工作。 １２ 月，阿
富汗安全力量在检查站遇袭后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在朱兹詹省的高级指挥官。在双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ｏｍｊｏｎ Ｂｏｂｏｋｕｌｏｖ， “ 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 ２３．
“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Ｔｏｌｏ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ｏｌｏ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ｔａｇ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４ 日。

Ｈａｎｎａｈ Ｂｙｒｎｅ， Ｊｏｈｎ Ｋｒｚｙｚａｎｉａｋ ａｎｄ Ｑａｓｉｍ Ｋｈ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Ｍｕ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Ｄａｕｄ Ｋｈａｔｔａｋ，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ｅｇｉｎ⁃Ｓａｄ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ａｐｅｒ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Ｅｍｍａ Ｇ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ｅａｒｓ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方关系破裂后，塔利班向战士下达命令，不允许“伊斯兰国”的黑旗在阿富汗升起。①

为遏制“伊斯兰国”组织发展，塔利班还专门组建“特别力量”和启动召回计划，前者

负责在东部楠格哈尔、库尔纳省，南部查布尔省，西部赫尔曼德和法拉省打击“伊斯

兰国”；后者负责吸引投诚的成员重返塔利班。 尽管受到美军和阿富汗政府的空中

打击，塔利班依然是“伊斯兰国”最顽强的敌人。 塔利班将刺杀“伊斯兰国”组织头

目、吸纳其成员、削弱其意识形态编织成打击“伊斯兰国”的一整套运动。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将 ９，８００ 人的驻军规模维持到 ２０１６ 年底，２０１６
年后在阿富汗驻留 ５，５００ 名美军士兵。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美国国务院将“呼罗珊省”定
性为恐怖组织，同时加大对该组织的打击力度，头两个月的空袭次数达到 ８０ 次。 从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开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就承受着来自塔利班、美军无人机和

阿富汗政府的强力打击。 楠格哈尔省马曼德区三个部落的成员与阿富汗政府和塔

利班代表共同对“伊斯兰国”发动无人机袭击。④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１２ 月，仅楠格哈尔

省就有至少 ４００ 名成员被击毙。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３ 月，由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发动

的 ２１ 天联合打击行动又击毙 ２００ 多名该组织成员。⑤ 塔利班还秘密帮助政府定位

其控制范围外的“伊斯兰国”指挥官。 领导人拉乌夫·哈迪姆在塔利班的帮助下被

击毙于赫尔曼德省，导致“伊斯兰国”在该省发展受挫。⑥ “哈里发之音”电台的定位

和空袭也得到塔利班和当地部落的协助。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美军首次投放被称为“炸弹

之母”的大型空爆炸弹，重点打击该组织在楠格哈尔省的地道和营地。 最终，“伊斯

兰国”组织被迫撤离城镇而转向山区。 村镇领导人则组织村民保护收复的村庄，排
查可疑分子。 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呼罗珊省”连续四任埃米尔均在联军

的军事行动中被击毙。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对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造成了诸多不

利影响。 首先，该组织加剧了阿国内各力量间的斗争，使得政治重建更为艰难。 以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ＩＳＩ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Ｊｉｈａ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ｔａｌｉｂａｎ⁃ｒｉｖａｌｒｙ⁃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Ｄｅｌａｙ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ＵＳ Ｔｒｏｏｐｓ ｆｒｏｍ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ｏｃｔ ／ １５ ／ ｏｂａｍａ⁃ｄｅｌａ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ｕｓ⁃ｔｒｏｏｐ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 日。

“ ＩＳＩ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ｔ Ｂｌｅｗ ｕｐ １０ Ｍｅｎ ｉｎ 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ｒｏｎ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ｈａａｍａ．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ｃｌａｉｍｓ⁃ｉｔ⁃ｂｌｅｗ⁃ｕｐ⁃１０⁃ｍｅｎ⁃ｉｎ⁃ｎａｎｇａｒｈａｒ⁃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ｒｏｎｅ⁃ａｔｔａｃｋ⁃１４１３，登录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Ｃａｓ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
Ｈｅｋ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Ａｚａｍｙ，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ａｅｓｈ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ａｅｓｈ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Ｋｏｎｒａｄ⁃Ａｄｅｎａｕｒ⁃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 ４４．



极端组织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加尼总统代表的普什图族和以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为代表的“北方联盟”相持不下。
“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统一党”、“伊斯兰民族运动”等主要政党都有普什图族、
塔吉克族、哈扎拉族背景，得到本民族和部落的支持。 “伊斯兰国”组织的渗透和兴

起迫使各方不得不与其周旋，使得阿富汗复杂和高度分裂的政治格局更为混乱。 喀

布尔西南加兹尼省的塔利班某指挥官认为，“这是市场里的新东西，‘伊斯兰国’足以

和塔利班竞争。”①在普通民众、部落首领和地方武装看来，“伊斯兰国”组织既是敌

人，也可以成为捞取政治资本和打击对手的工具；如果不能消灭它，那就策略性地加

入或利用它。 因此，尽管“伊斯兰国”组织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与塔利班对等的力量，
但它已经成为成功分裂阿巴两国旧有组织，并将塔利班的盟友变成敌人的一个决定

性要素。②

其次，“伊斯兰国”组织的扩散使得阿富汗经济社会重建更为艰难。 阿富汗是落

后的农牧业国家，农牧业人口高达 ８０％，且农业不能自给自足；工业以初级农矿产品

加工为主，家电、石化产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与工业产品均依赖进口。 作为全球最

不发达国家之一，阿富汗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位列全球第 １０１ 位，人均 ＧＤＰ 位列全球第 ２０９
位，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达 ５４．５％。③ 阿富汗还是世界第二大难民输出国，难民总数

达 ２５９ 万，仅 ２０１６ 年归国难民就超过 ７０ 万。④ 难民问题成为阿富汗政府沉重的经

济负担。 目前，阿富汗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电力、教育、药品和医疗匮乏，生产生活物

资长期匮乏。 “伊斯兰国”组织的恐袭恶化了阿富汗投资环境，阻碍了经济社会重建

进程，对社会规范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更是危害深远。
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成为威胁周边国家安全的隐患。 阿富汗

居于“伊斯兰国”组织“呼罗珊省”的地理中心，其成员主要来源组织“巴塔”和“乌伊

运”是威胁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试图将阿富

汗变成它的“地区司令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则把阿富汗视为该组织向中亚和南亚

发展和行动的跳板。 在阿富汗拥有基地也使得“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支持者能相

对安全地进入阿富汗受训而无需远赴中东。⑤ 对南亚、中亚、东南亚乃至中国西部而

言，阿富汗是“伊斯兰国”组织兼具训练营、指挥部和避难所等多重属性的基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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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ａｆ．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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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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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存在并持续对外扩散，危害巨大。 为此，近年来伊朗、中亚各国、中国、俄罗斯、
印度都加大了对阿富汗反恐和安全局势的关注，多次召开国际会议加强安全合作。

四、 结　 语

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已发展成为威胁阿富汗稳定的重要因素。 尽管加尼总

统宣称已击败‘伊斯兰国’，但很明显该组织在阿富汗依然非常活跃，而且是阿富汗

政府要长期应对的一股力量。① 一方面，该组织的实力、灵活的策略与阿富汗复杂的

政治格局为其生存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同时，该组织还能不断从其全球网络或周边

国家汲取人力、财力、物资和智力支持。 近几年，国际社会和阿政府对在阿“伊斯兰

国”组织高层的清剿虽收效显著，但却未能动摇该组织的生存和运作能力。 阿富汗

中央政府的巩固、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经济社会重建进程艰难，以及“伊斯兰国”组
织自身的顽强生命力，都是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是可以战胜的。② “宗教零容忍、教派歧

视、反西方和反政府”③的极端主义本质决定了其只能在混乱和失序国家中求发展，
成为失望或绝望民众暂时的替代选择。 但极端的意识形态也是该组织最大的软肋，
阿富汗的部落主义和民族宗派政治等国内问题能够限制“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

的成长。④ 因此，“伊斯兰国”组织短期内无力威胁阿富汗全境与中央政府。 在阿富

汗国内局势尚稳、实力派割据自立、各方实施独自或联合打击的大背景下，“伊斯兰

国”组织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机会，伺机开拓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伊斯兰国”组织将

持续挑战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其存在兼具长期性和反复性的基本特征。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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